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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美食种类繁多，令人垂
涎欲滴。
朋友海燕个老公平常管着一

家大公司，不过在阿拉眼里，伊就
是个顶顶欢喜烧菜，还烧得老灵
个“厨神”。比方讲，伊会带碟自
家腌个白萝卜来拨阿拉尝尝，哦
哟，甜里带点咸，老入味个；再比
方，伊会跟阿拉讲，小菜场最近有
种腰子番茄，吃口老厚实；搿辰光
个刀鱼嘛，味道差口气，鱼骨头也
太硬；阳台种个羽衣甘蓝，应该要
换营养土了；屋里呒没鸽子蛋就
去买，实在呒没，用鸡蛋代替也一
样……
还有次吃夜饭，台子浪一碟

白果子鱼鲞有点咸，伊讲：“是水
里浸个辰光不够呀！”快点倒一
碟康乐醋过来，嘿，真叫化腐朽为
神奇，咸味侪转成鲜味了，还老下
饭！
其实细细品品，烧菜个搿些

门道，跟管理公司个人才储备、抓
时机、做营销、搞危机公关，好像
侪能对得上号——厨房里个办

法，一样能用到做事体浪向。
前几天辣海燕个画室上好

课，带了几只青蟹回去，听说是刚
刚从渔船上捞个，活蹦乱跳，肯定
要好好烧。特意问了伊搿位“厨
神”个意见，伊三言两语就讲了一
种花雕酒焖青蟹个做法，听起来
简单，再确认一遍，果然是大道至
简。最后伊还补了句：“迭能吃，
赛过一只老母鸡！”

学以致用才能进步，烧菜搿
点事体弄明白了，交关事体侪能
一通百通。
花雕酒焖青蟹个材料：青蟹

一到两只，鸽子蛋两到三只（可以
用鸡蛋代替），葱、姜、料酒、盐、糖
各少许。
做法：青蟹处理干净斩成小

块，放进不锈钢平底镬，加适量
盐、少许糖、多些花雕酒，再放葱
段、姜片，盖镬盖大火焖五分钟左
右。开盖打入鸽子蛋，再焖三到
五分钟就好。又鲜又补，老嗲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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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炒栗子香得来 ◆ 陈日旭

在反映沪上历史文化的书刊
图籍或场景布置里，常会见到一
种木制的独轮推车，这种既能承
物又可坐人的运载工具，曾被上
海人称之为“江北车”。
早年，秦锡田辑录的周浦塘

棹歌这样唱：“玻璃轿子障青纱，
近日风行江北车。无奈世途多缺
陷，要防蹉跌莫欹斜。”嘲讽的
是路政不修，致使坐者不甚安
耽。其父秦荣光也有一首上海
竹枝词：“江北东洋两样车，
交驰马路碾平沙；双轮坐
位招单客，客坐单轮却加
倍。”把旧上海街上多见
的独轮“江北车”和双轮
“东洋车（即黄包车）”做
对比，因为独轮车须两侧
同时载物或坐人才
能平衡走起，所以

单客只坐一
边会让车夫

十分为难；而黄包车虽有两轮，但
形制狭窄，仅容一人乘坐。
说起“江北车”的身世，可谓

久远。据说这辆独轮小车在西汉
时，就已经出现在农村的田间隘
道上了；而更多的人相信它就是
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
马”。宋代陈师道在《后山谈丛》
中写道：“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
石，前如牛头……盖木牛流马
也”；同为宋人的高承在其《事物
纪原》中说：“诸葛亮之出征，始造
木牛流马……木牛，即今小车之
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相
传诸葛孔明造此小车的地点在当
年巴郡的江州，因此名之曰“江州
车”。《事物纪原》：“民间谓之江州
车”；宋代吕希哲在《吕氏杂记》中
记录王安石被罢相后的趣事，也
提到了江州车：“荆公好乘江州
车，坐其一箱，其相对一箱苟五宾
朋，即使村仆坐焉。”说他一个人

乘坐独轮车时，会招呼乡人鄙夫
同坐另一侧，这对于曾经的宰相
而言，确为笑谈。而此情景也刚
好和秦荣光所说的“客坐单轮却
加倍”遥相吻合！

其实南北朝时蜀地的“江州”
即已更名，宋元人认得的“江州”
应是扬州、荆州等地新设的州府；
然后，明清时这个新的“江州”再
次改称，但“江州车”的叫法依然
延续。明代《水浒传》第十六回说
杨志押送生辰纲来到黄泥冈，“只
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
车”，正是梁山好汉设下的埋伏。

据此推测，沪上“江北车”称
呼的来源，一是由“江州车”辗转
而来，后世所谓的“江北”，大致就
是宋人叫作“江州”的扬州一带；
另一个缘由，是晚清之后，奔走于
上海大街小巷、把独轮车推进近
代城市的车夫，多为祖籍长江北
岸、从苏北地区来讨生活的人。

身世久远“江北车”◆ 叶世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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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医进上海滩已有百多
年，但100年前个上海人，碰到头
痛脑热，甚至疑难杂症，头一个想
到个总归是请中医郎中。

搿歇辰光，上海滩有“十大名
医”，其中一位叫陆士谔个，不光会
切脉行医，还会写小说。当时
个报纸侪讲伊“左手会切脉，
右手写小说”，邪气结棍！

先讲伊“左手切脉行医”
个事体。陆士谔对西洋个现
代科技，还有声光电化，老感
兴趣个。当时伊还没出名，病
人勿多，就有空常去世界书局
老板沈知方开个上海图书馆，
天天看翻译过来个西洋书。

沈知方见迭个年轻医生
介欢喜看书，就同意伊把诊所
开勒图书馆里。来图书馆个
侪是看书人，啥人晓得图书馆
里会有诊所啦？沈知方就帮
伊勒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个
《新闻报》上登了则广告，没多
久就有病家来请伊出诊了。

来个病人是位少妇，得仔
“急惊疯”——先胡言乱语，后
来神志不清，陷勒半昏迷状
态。家属之前也请过两位名医，一
位束手无策，另一位干脆讲：“准备
后事吧！”

陆士谔搭伊诊脉后，也晓得病
情严重，只有下猛药才有可能见
效，但后果难讲：要么一命呜呼，要
么立起沉疴。伊想，病人还年轻，
精气血尚可扛住猛药，不妨大胆试

一试！开了药
方后，陆士谔
怀着忐忑个心回诊
所等消息，一夜侪没
睡着。

第二天一早，病人家属
就来了，讲服药后，前几天
不通个两便侪通了，便里还
有点瘀血；今朝早晨神志也
清了点，讲肚皮饿，要
吃粥。陆士谔再开调理个
药，过了几周，病竟然全好
了！从此陆士谔医名大
振，辣汕头路开了家大诊所，
每天门庭若市。

再讲伊“右手写小说”个
本事。根据研究晚清小说最
有名个专家钱杏邨讲，几千部
晚清小说里，有十部最经典，
其中就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孽海花》，搭仔陆士谔写
个《新中国》。前几年，上海古
籍出版社把《新中国》等十部
小说当“晚清十大名著”再版，
还成了当年个畅销书。

祖籍青浦个陆士谔，1910
年写个《新中国》里，主人公穿
越到1951年个上海，发现上海
个地下有地铁贯通，黄浦江上
有横跨两岸个大铁桥，上海还

辣浦东办万国博览会，陆家嘴成了
繁华个金融中心，连来上海个外国
人也兴起学汉语热……

鲁迅先生起初辣《中国小说史
略》里对《新中国》评价勿高，甚至
觉得是“胡扯”。后来伊仔细研究
这部小说，才晓得伊个价值，就写
了封致歉信，纠正了当初个误判。

红木秤与电子秤 ◆ 张高炜

我屋里向有两台秤：一台是
包浆锃亮个老式红木秤，秤杆上
个铜星子擦得发亮，捏在手里沉
甸甸个；另一台是塑料壳子个电
子健康秤，踩上去“嘀”一声就跳
数字，轻便得很。那台红木秤啊，
还是个老物件，当年屋里专门用
它来称面粉个。

啥辰光呢？正好是“三年困
难时期”，粮票要省着用，每家每
户个面粉侪是按人头定量。阿拉
屋里小囡多，侪是长身体个辰光，
一顿呒没吃饱就吵着要“添饭”，
所以常常要“寅吃卯粮”——这个
月个面粉省着省着，到月尾还是
勿够。其实迭种事体啊，当年弄
堂里老常见个，隔壁三个兄妹，还
为了碗里多一块面饼吵到哭。

阿拉爷娘心细，除脱自家勒
紧裤带，省出粮食拨阿拉搿帮小
囡，还特地托人买了迭把红木
秤。每次做面饼，姆妈就拿面粉
倒辣青花碗里，再用秤仔细称量，
精确算好每个小囡能吃多少面
饼。分面饼个辰光，阿拉搿点小
囡围辣旁边，眼睛盯牢秤星，生怕
少了自家个份。埃歇辰光阿拉侪
觉得，迭把秤比啥都公平，又敬又
怕，还天真地盼着：要是天天能搿
能分到面饼，就老开心了。

后来粮票慢慢用勿到了，红
木秤也被擦干净，裹上旧布收进
抽屉，算是光荣“退休”了。到了
现在，超市里个东西琳琅满目，想
买啥就买啥，当年逢年过节才能
吃到个红烧肉，现在隔三岔五就
摆上桌。可惜啊，年纪大了要躲
“三高”，就算是顶欢喜吃个蹄髈，
也只能偶尔吃两块尝尝味道。

去年立夏，女儿特地从网上买
了电子健康秤，说“立夏称体重，疰
夏不来缠”，要守老规矩。平时呢，
这秤就放在玄关，阿拉出门前踩一
脚，看看体重有啥变化。我嘛，天
生“瘦肉型”，体重总比标准轻两
斤，之前体检还查出肾脏有点下
垂，医生讲要多吃点长点“膘”。从
那以后，我每天早饭要加个油煎
荷包蛋，中浪多吃两块肉，结果
呒没半个月，女儿就盯着秤上个
数字喊：“哎呀，侬体重超
了！”一边喊一边拿笔记下
来，叫我“管住嘴，迈开腿”，
还教我跳广场舞，夜里少吃
一碗汤。现在啊，搿台电子
健康秤就像一个“管家”，天
天提醒阿拉注意身
体，真是屋里名副
其实个“健康
保护神”。

弄堂游戏 ◆ 杨建明

弄堂游戏好白相

当年小囡欢喜煞

扯扯铃子哗啦啦

上下飞舞变戏法

打打弹子估距离

拇指一动少虚发

囡囡跳跳橡皮筋

辫子甩甩笑哈哈

用力抽抽贱骨头

转得多久靠方法

造造房子画格子

来来回回跳框框

门板当中搁竹竿

屋檐下头打乒乓

蹦蹦跳跳身体好

嗨声笑声满弄堂

赛过一只老母鸡 ◆ 沈一珠

上海味道

搿两天路过几家食品
店，鼻头就闻到一股熟悉
个香味道，用勿着想，肯定

是糖炒栗子。今年夏天热得勿
得了，但再热也捱勿过四季轮
替，侬看呀，秋风一吹，糖炒栗
子飘香，金秋个招牌就挂出来了。
糖炒栗子个香，总归会得勾

起小辰光个回忆。老早住辣辣曹
家渡个弄堂里，每到中秋前后，弄
堂对过个食品店就会辣辣上街沿
浪摆出一只炒栗子个摊头，现炒
现卖。到了夜里，一根竹竿吊起
一只大灯泡，照得摊头亮堂堂，一
张硬板纸浪用毛笔写了六个大
字：天津良乡栗子。上海人吃物
事讲究产地，就像无锡水蜜桃、平
湖西瓜、阳澄湖大闸蟹……后来
才晓得，良乡勿辣辣天津，而是辣
辣北京个房山区，但是糖炒栗子
倒的确是天津个名气响。
灯光下头，一只煤炉浪搁辣

辣一只老大个铁镬子，炉火熊熊，
铁镬子里个栗子混着黑沙。一个

赤膊大仙，头颈浪挂仔一块毛巾，
拿铁锹卖力翻炒，浑身汗水拨灯
光一照，亮晶晶个。摊头旁边总
归会得围仔一圈人，一边等新鲜
个栗子出炉，一边看表演。我姆
妈路过看到，无锡闲话脱口而出：
“赛过油浇葫芦呀。”

赤膊大仙掌握火候，栗子炒到
八分熟，加一调羹麦芽糖，再翻炒
一歇，就好起锅了。拿铁丝筛子筛
脱黑沙，倒进麻袋，再装进旁边个
木桶，木桶里向垫了棉垫，起到保
温作用。另外一个人呢，负责称分
量卖栗子。听说一锅能炒到三十
几斤。埃歇辰光呒没塑料袋个，侪
用牛皮纸包包，分大小包，价钿两
样个。买栗子个人断断续续，毕竟
老早工资低，大多数人是来看闹猛
个，但弄堂里个火光、飘散个青烟
搭仔空气里个甜香，就是阿拉身边
最真切个市井烟火气。
我记得一等到阿爸发工资个

当天黄昏，伊就会得叫我去买栗
子。我捏仔钞票，蹦蹦跳跳跑到
对过买一包大包栗子回来。刚刚
出炉个栗子斜气烫，我只好用两
只手交替拿纸包。夜里向，阿爸

靠辣床横头，手指缝里夹着大前
门（香烟）；姆妈坐辣床沿浪结绒
线；亲娘（祖母）也会来到房间里。
阿拉兄弟几家头坐辣小矮凳浪，
围辣放糖炒栗子个骨牌凳旁边，
耳朵听着收音机里“广播书场”个
吴侬软语，嘴里吃着甜香软糯个
糖炒栗子，十几平方米个房间里
侪是栗子香，一家老小沉浸辣开
心温馨个气氛里，覅忒乐惠哦。
星移斗转，半个多世纪一晃

而过，但时光流金，岁月含香，上
海人欢喜个糖炒栗子从来呒没拨
光阴抛下。现在马路浪已经看勿
到露天糖炒栗子个摊头了，卖糖炒
栗子个店铺里侪改用电动烤箱加
工，先进、自动、环保，但糖炒栗子
特有个香味阿拉一直牵记辣海。
讲到底，糖炒栗子勿仅是吃个物
事，伊是一张帮老上海人寻回旧
日记忆，寄托温馨情感个名片。


